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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报

□ 本报记者 黄浩云

在广西文化界提起苏长仙的名
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作为出版
家，他获得了编审职称，《中国出版
符号数据库》 出版的 《四库全书》
将其收入“出版家”条目，包括简
历、自传、论文、著作、获奖及重
要贡献，共 6000 余字。作为作家、
诗人、学者，他用业余时间写了大
量的小说、诗歌、散文、随笔，著
有长篇小说三部，出版 《苏长仙诗
文选》 四卷，散文集《山水·风物·人
情》，散文诗《云絮风花》，新诗集《新
月》，民间长诗《壮族十二行情诗》及
其他编著、杂说、奇秀美文二十一种，
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了。他早年就加
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中国作家
协会，在广西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
响，在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前的
两座巨型青花瓷瓶上刻有苏长仙的
名字，馆内有收藏苏长仙著作的专
柜。在内蒙古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文
学馆，也有收藏苏长仙著作的专
柜。在中国版本图书馆及广西图书
馆，也都收藏有苏长仙著作。

如雷贯耳“苏大仙”

时间回到 20世纪 90年代末，地
点是南宁市星湖路北二里 8号大院，
那是当时自治区民委、民语委系统
广西民族报社、广西三月三杂志
社、广西民族出版社三家民族文化
单位，号称“一报一刊一社”的办
公地点。当时，我还是一个初出大
学校门刚分配到广西民族报社工作
的黄毛丫头，对于陌生的工作环
境，怀有战战兢兢的心情，尤其对
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的编辑前辈
们更是敬仰有加。三家单位挤在一
个小院子里，再加上壮族作家创作
促进会的牌子也挂在那里，每天人
来人往，门庭若市，十分热闹。

当时苏长仙老师就住在小院内
职工宿舍楼第四单元四楼，我们办
公楼外置旳露天楼梯就横过他家的
厨房窗口，每天上下班都看得见。
这个丁字形的小院子有个不成文的
规定，周末各单位职工都要出来打
扫卫生，打扫院内和门外街道，做
到门前清。每到这时，一帮青年
人，不论男女，都拖着扫把前来，
打扫完毕后大家都喜欢围在一个中
年男子身边，听他讲故事，说笑
话，唱山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壮
族作家、诗人苏长仙老师，大家都
爱称他为“苏大仙”。

1980年，政府恢复壮文推行工
作后，苏长仙是最早一批创办大型
民族文化月刊 《三月三》 的开山元
老之一，在极艰苦的创业年代，因为
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他和同事四
处打游击组稿、编稿，日夜奔波，

争取
《 三 月
三》 早日
问世。当年苏
长仙同代理副社
长韦以强合作，由苏长仙执笔写汉
文版 《卜万斤》，韦以强翻译成壮
文，分三期发表在 《壮文报》（即

《广西民族报》壮文版前身） 上，引
起广泛关注，后被评为全国少数民
族文学创作奖优秀散文奖，这是壮
文文学创作获得的第一个全国大
奖。后连同发表在 《三月三》 汉文
版创刊号上的 《卜万斤》 获广西首
届文学创作铜鼓奖。紧接着，苏、
韦二人又到武鸣壮校采访，找壮文
创作新人韦德南等人研究创作壮文
中篇小说《卜造字》，发表在《三月
三》 壮文版上，填补了壮文中篇小
说创作的空白。此后，苏长仙又写
了一部 30万字的汉文长篇章回小说

《耀武传奇》，韦以强将其翻译创作
成壮文版，在 《三月三》 壮文版上
连载，为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学作出
应有的贡献。

后来，苏长仙调到广西民族出
版社，任汉文编辑室主任。策划出
版过很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
的好图书，为促进民族文化图书的
出版尽心尽力。在汉文图书方面，
苏长仙主编了《花山文库》，出版广
西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集，韦其
麟、蓝怀昌、潘琦等 68位作家的作
品得到顺利出版发行。还有 《当代
青年文化娱乐丛书》（四卷），向大
众介绍新文化，在全国引起很大反
响，被评为桂版优秀图书奖，还有
全国独家出版名著 《徐志摩全集》
（五卷）、《聊斋志异对照注译析》
（六卷）等，得到各方好评。

笔耕不辍献余热

1996年，苏长仙从广西民族出
版社退休，人退心不退，离开了工作
岗位，但却没有离开过他热爱的写
作。2009 年，他又出版了约 20 万字
的个人文集第五卷《南国红豆美》。

2016年，蛰伏已久的他决定重返
文坛，不忘初心，继续奋斗。重返文
坛后第一篇文章是发表在当年 3 月
25日本报副刊上的《拍案惊奇说“残
雨”》，是为其老友雷猛发先生的《残
雨集》写的评论，从此一发不可收。
2016 年至今，83 岁的他笔耕不辍，
在本报一共发表了 57篇文章，还曾
在《右江日报》《南宁晚报》《南宁日
报》《广西日报》以及国家级少数民族

文 学
期 刊

《 民 族 文
学》等 报 刊 发

表诗文，他说待凑够
30万字后，还想再出版一本集子。

回归文坛之初，由于不会使用
电脑打字，苏长仙都是用手写纸质
稿给我们报社投稿。广西民族出版
社和我们报社同在桂春路上，但两
家单位相距几百米，由于腿脚不方
便，苏老都是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把
写好的稿件亲自交到我们总编手
里。后来总编体恤他行动不便，让
他把写好的稿件用信封装好放在出
版社门卫处，然后派收发员上门取
件。老实说报社进入电脑时代后，
绝大部分的作者都是以电子版的形
式投稿，所以他那些泛黄的手写稿
纸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我们总编尊
他是出版界老前辈，又是著名作家
能给我们投稿不易，经常帮他转录
为电子版，再转发给负责编辑副刊
的我。但是校对版面的时候我还是
必须要对照原稿看，对于一些有疑
惑或不太确定的地方我就得打电话
与他沟通，这样一来二去，我们渐
渐熟络起来。他对我这个资历尚浅
的晚辈并没有瞧不起，非常平易近
人、和蔼可亲，都是用乐呵呵的语
气与我交谈。作为编辑我深知作家
最不喜欢文章被删改，所以除了错
别字和有疑问处之外，我几乎不敢
改动，他似乎洞察出我的怯意，反
而经常鼓励我要大胆改动，根据版
面需要做删节。

在看原稿时，我注意到在他给
我们总编的稿件前总会附有一页关
于文章创作的心得体会，比如他那
篇 《当今天下第一美文 〈为人民服
务〉》，他会在前言中说明是为了纪
念党的 95岁生日而作，在文章的构
思布局中会有哪些创新写法等等。
文章看多之后，我发现这个 80多岁
的老人紧跟时代，关心国家大事，
具有家国情怀，对国家对民族怀有
深深热爱之情，并且才思敏捷、行
文流畅，最令我佩服的是作为一个
写作几十年的老作家，他每写一文
还求新求变，依然保有对写作的热
爱和执着。

到了 2018年，苏老投来的手写
稿开始少了，他让孙女用电脑帮他
把手写稿打成电子版后再转发给
我。再后来，他学会使用智能手机
并安装了微信，就经常通过微信给
我发稿件。因为手机有手写输入
法，他便直接用手机一个字一个字

地写作，一篇两三千字的文章往往
需要一两天才能完成。尽管如此不
易，他还是坚持用这个“土”办法
写出了许多有分量的好文章，比如
发表在本报副刊的 《山外泼墨写大
明》（2019 年 4 月 5 日） 和 《〈南
宁，您好〉 好南宁》（2019年 7月 5
日），还有发表在《民族文学》 2019
年第 8期的《放歌右江“小平号”》
等几千字的大文章，都是他这样辛
苦创作出来的。苏老这种活到老学
到老、勤奋执着的精神着实让我由
衷钦佩，是我等编辑后辈的学习榜
样。

出谋划策赛神仙

作为一位编辑老前辈的他真是
一位良师益友，经常给我提出一些
非常有建设性的建议。他说报纸副
刊要有个好刊名，如 《人民日报》
的叫“大地”，《羊城晚报》的叫“花
地”，《广西日报》的叫“花山”，他说

“岜莱”是“花山”的壮语译音，如果
《广西民族报》用“岜莱”为副刊
名，具有很浓的民族特点和地方色
彩，会给读者以鲜明而深刻的印
象。后来我把他的建议转达给报社
领导，报社采纳了意见把原来的副
刊名改成了现在的“岜莱副刊”，果
然深受读者和作者的喜爱。

后来报社领导说，我们要发表
些名人、名家作品，以此提升民族
报的文化品位和知名度，引领、带
动民族文化爱好者参与到繁荣民族
文化行列来。于是我找苏老商量，
表示“岜莱副刊”需要更多名家扶
持，他二话不说立马就列出了一份
名单，为首的就是广西著名文化学
者彭匈。他亲自打电话跟彭匈约
稿，很快我们就收到彭匈接连发来
的六篇文稿，这些文章陆续在“岜
莱副刊”头条发表。之后，我们又
邀苏老写评论，于是，就有了那篇

《报屁股的文章家》。可惜正当这两
位热心于民族文化事业的老作家为

“岜莱副刊”倾力相助的时候，彭匈
却因病不幸去世。噩耗传来，广西
新闻界、出版界、文学界一片震惊
和悲痛，苏老执笔撰文 《长歌当哭
祭彭匈》 悼念彭匈先生。可以说苏
老为“岜莱副刊”操碎了心，尽心
又尽力。

我们趁热打铁，建立了广西民
族报“岜莱副刊”交流群，后又与
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作家微信群建
立合作关系，使在线作家、作者、
读者、编者达二百多人。每天群里
新作不断，我们从中择优选发，使
副刊版面焕然一新。苏老在这两个
群里都非常活跃，经常发表言论和
分享文章，为广西民族文学鼓与
呼。去年下半年，“岜莱副刊”扩大
版面，开了“民族作家”和“岜莱
诗会”两个专栏，为的是培养更多
的民族作家和诗人。苏老对此举给
予充分肯定，专门写了篇 《岜莱诗
路连花雨》 对我们进行鼓励和赞
许，这使作者编者都深受鼓舞，工
作起来更有动力。

苏老常常鼓励我说不要小瞧自
己的工作，报纸副刊是培养作家的
摇篮，也是作者耕耘创作的园地。
许多后来功成名就的大作家，其处
女作、开山之作往往都是在报纸副
刊上首发的。比如鲁迅名著 《阿 Q
正传》、郭沫若早期名诗 《凤凰涅
槃》 等都是先在副刊上发表的。他
自己的 处女作《赏月》，也是发表在

《南宁晚报》副刊“凤凰”上，虽然
只是一首几百字的散文诗，但对他
的鼓舞极大，激励他后来走上文学
道路。在苏老的身上我看到了老一
辈民族文化工作者的民族热情和文
化自信，这股强劲而有力的正能量
深深感染了我，激励着我。

苏家住有两个“仙”

记得我第一次打电话到苏老家
时，先是一个温柔的女声问我找
谁，我报明来路后她客气地请我稍
等，然后才转接到苏老那边。一来
二去，我才知道她就是苏老的夫人
许福仙女士。原来苏家住有两个

“仙”，真可谓是人间的天仙配。
后来在苏老的文章《风雨人生许

多少》中得知，许福仙是旧圩街上扬
美许姓商贩的二女儿。福仙不愿做
神仙，只想做平民百姓，长大后，同一
般人一样，读书求学，恋爱结婚，成家
立业，劳动创造。到谈婚论嫁之年，
她自作主张，嫁给一个穷困潦倒、只
会写几句诗的大学生。婚后，他们
生了三个孩子。苦中作乐，相濡以
沫，不离不弃。之后又将三个孩子
一个个送上大学。从妈妈到婆婆、
奶奶，几十年如一日，她从不觉得
后悔，也不觉得累。

文中有几个细节特别打动同为
人母的我，“在那物质缺乏、生活困
难的岁月里，她遵循多个孩子多勺
水的古训，早上，家里五口人煮八
两米粥，丈夫、孩子各人一碗，剩
下的，只是贴锅底的三四口稀粥。
她盐捞粥一口气喝完，便匆匆赶去
上班……天见犹怜，丈夫叫她多加
点米，她却说，没事，习惯了。”

“偶尔有人请吃饭，她总带上一
小片芭蕉叶，尽量少食，思量着要
打包些菜回家给孩子吃。这壮族民
间穷出来的好传统，她全部都继承
了。如同她家里墙上贴的一幅年
画：一丛芭蕉林下，一只带仔的母
鸡，扒草寻虫地将虫子留给鸡仔
吃，自己却只吃沙子……这就是母
亲的‘习惯’！”

文章最后苏老这样写道：“这个
土生土长的壮乡小女人，面对生
活，她也有四个体会，再难也要坚
持，再冷也要热情；再好也要节
省，再差也要自信。什么是母亲，
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就是万能的女
神‘姆六甲’。不仅能上厅堂，呼风
唤雨，也能进厨房，挣钱养家。她
也许并不是什么巾帼英雄，但她一
定是个平凡中见伟大的母亲！”

看过苏老写的书的读者一定都
会注意到，正文之前的彩页部分
都会有他和夫人的合照，两人几
十年相伴相守、相濡以沫的恩爱
和 默 契 从 图 片 上 自 然 流 露 出 来 ，
让人不禁感慨这是怎样的一种神
仙爱情。正是因为苏家长住着这
两个“老神仙”，这个子孙满堂的
大家庭才能如此其乐融融、幸福
美满。

最近，听闻苏老师要出版他的封
笔收官之作散文集《劲草》，在其扉页
上，印有一首小诗《劲草》——

我同春共荣，
我与冬同好。
敢同疾风较劲，
还与暴雨同老。
朋友送我条幅，
都称我为“劲草” ！
短短几行诗，却道尽他毕生做

人原则和个性光芒！

老 骥 伏 枥 追 梦 人
——记壮族著名作家苏长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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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长仙，男，壮族，1936
生，广西南宁人，字山人。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会员，广西民间
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
席，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原
会长、名誉会长，原广西民族
出版社副总编、编审。出版
长篇小说三部，文集四卷，诗
歌、散文、故事、民间长诗等
二十种。曾多次荣获全国及
部省级优秀作品奖。

【作家简介】


